從指月的比喻，看學佛的旨趣（下）
之三 順習與逆習
對治道

或問：「為何原始佛教，乃偏用『遮詮』？」

答云：「以之作對治故！」

有人問：「為何於原始佛教中，乃偏用『遮詮』，都是講無常、無我。似非常消極的樣子？」答云:「以之作對治故。」

故如就對治的目的來講，它還是非常積極的。譬如因為有病，所以需要休息、吃藥、調養。在治病時，似非積極有為。但就治病的目的而言，它還是積極的。以下詳細講，云何作對治？

如眾生有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四種顛倒，故用「觀四念處」來對治它。

於原始佛教再三昭示：眾生有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四種顛倒。於是為對治這四種顛倒，所以用「觀四念處」來對治它：

先以「觀身不淨」來對治「淨倒」。一般眾生的身見都很重，都執著這個身體、貪愛這個身體。因此用「觀身不淨」去對治執著、去消除貪愛。故是希望結成於不執著、不貪愛，而非又去執著這個身體是不淨的。如執這個身體是不淨的，那就已把「遮詮」錯當作「表詮」了。

其次，以「觀受是苦」來對治「樂倒」。因眾生一向都偏追求樂，而為了追求樂，反而遭受更多的苦。因此，為了放下我們對樂的執著，故用「觀受是苦」去對治。對治到最後，其實是希望結成於不苦不樂，即所謂的寂靜涅槃；而非還執著生命是苦的。

第三，再以「觀心無常」來對治「常倒」。我們的動心起念，常遷變不停。所以，不可把現在的感受當作真實的。就像看到一樣物品，現雖覺得喜歡而非買不可。但若現在暫且不買，再過五天、十天，你可能就忘掉了。或者現在雖買了，但過了兩個月後再看到它時，就不覺得它有多可愛了。所以不必為當下的愛、惡而忙亂、顛倒。

最後，以「觀法無我」來對治「我倒」。眾生都是執著有我的，所以用「觀法無我」去對治它。然雖無我，還是有生死輪迴、還是可修行成道。所以不能將「無我」當成頑空、斷滅。

因為有所執、有所偏，故以「遮詮」來遮其所執，遮其所偏；而達於不偏不執為目的。

故若將「遮詮」當作「表詮」，即又偏執另一端矣！

故為何用「遮詮」呢？因為眾生都各有不同的偏執。所以用「遮詮」來遮其所執，遮其所偏；而達於不偏不執的目的。很多人都錯以為佛法很消極，其實是為已把「遮詮」當「表詮」了。

事實上，佛教既非積極，也不消極。因為，積極和消極乃各偏一端；真正的佛法是中道不二法門。但現代的人，卻以為不夠積極，就是錯的。

又如所謂「五停心觀」：因眾生有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」。故以「不淨觀」對治「貪」；以「慈悲觀」對治「瞋」；以「緣起觀」對治「痴」；以「界分別觀」對治「慢」；以「數息觀」對治「散亂、疑等」。

在佛教中，另有一套修行法門──五停心觀。為什麼稱為「五停心觀」呢？我不太以為然。因為停，即把妄念停止的意思，似修定法門。但事實上，五停心觀主要是修慧。因為，可對治眾生種種的貪著、煩惱；眾生主要有五種煩惱：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。

故以「不淨觀」對治「貪」。這很多人雖都知道，但經典上講的貪，卻比較狹隘，偏說對色身的貪愛，尤其是對異性的貪愛。於是因貪，故以觀不淨來作對治。

但我卻把它當作廣義的不淨觀。因為一般人之所以起貪，大部份是為只看到好處，而未看到壞處。但事實上，如台灣話說：有一好，沒兩好。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去看，乃是有好處者，也一定有缺點。這又像中國人講的：五行生剋。有生，即有剋。因此，當我們貪愛很重時，當多往它的壞處去看，這看是透過更廣的視野去看。

譬如，這世界上有很多令人羨慕的行業，看他們似都光彩、亮麗；但如果你真深入去了解它，都有不同的苦啊！譬如醫生，很多人認為醫生好、很賺錢哩！其實，醫生最苦了，每天都要跟病人磨咕。前一陣子，我下南部，有位醫生都當院長了，我問：「你還好吧！」他說：「不太好，正被醫療糾紛的官司纏上了！」

我在台南時，與一位年輕的法官見面，這法官既年輕，又長得帥！很多人一定羨慕得很！然他見了我後，急著問：「再過幾天，就得去判一個人死刑，可是我真有這種權力嗎？」我說：「你還沒判過別人死刑吧！」「第一次！」你看，他的壓力真的很大哩！我只好說：「誰都沒有這種權力，你們也只是依法行事而已！」

如果這世界上，真存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物品、事業，則大家都會搶破頭！搶到最後，也必變成天大的壞處。

因此不淨觀，就是當我們對一個人或一樣物品貪心很重時，就多去問過來人，它真的這樣好嗎？不見得！若從更多的角度去看到原不知的壞處，這時原有的貪心就自然被制衡了。

所以，不是那個物品很好，叫我壓抑不要貪，而是覺悟那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好！這樣愈深入，心反而愈平淡；這跟壓抑是絕不一樣的。

反過來，瞋用「慈悲觀」也一樣。因為只看到它的缺點，而看不到它的優點，所以就會排斥、瞋恨它。但是，如果多往它的優點去看，瞋就會慢慢被制衡了。

下面，以「緣起觀」對治「痴」。這痴，主要是對道理不了解，或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了。那如何用緣起觀去對治呢？緣起觀者，每種現象的形成，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。有過去的因、也有現在的因。當我們對因緣能觀得愈深入，才能對現象的本末終始愈了解。而了解之後，欲抉擇、判斷，才能愈精準、利落。

譬如生病，乃有各式各樣的原因──不管是生理的、心理的，還是環境、工作等所造成的病態。愈看得清楚者，才愈有辦法去對治、消除。

下面是以「界分別觀」來對治「慢」。慢者，主要是為眾生有「我見」。有我見者，就有我慢。云何以「界分別觀」來對治「我慢」？佛教最初以五蘊和合，而形成生命現象，故眾生本質上就是「無我」的。

後來更進一步去分析：我們的意象，是從六根對六塵而產生六識。於是根塵識共十八界。十八界雖愈分愈細，但最後的結論，仍是無我。以無我故，云何起慢心？

五停心觀最後，是以「數息觀」來對治「散亂」。散亂就是心不定、妄想多，所以用數息法去對治。前說眾生有五種煩惱：貪瞋痴慢疑。散亂者，未必疑。但疑者，卻必散亂。

所以若用數息觀去對治散亂，因妄想太多而有的疑，即可消除。至於對理的疑，對生命本質的疑，卻唯有透過「緣起觀」和「界分別觀」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對治與消除。

事實上，對治觀門即是「逆習」法門。而唯有善根深厚、道心堅強者，才願修行「逆習」法門。

所以，貪要用不淨觀去對治，對治後能成為不貪。瞋要用慈悲觀去對治，對治後能成為不瞋。痴要用緣起觀去對治，對治後能成為不痴等。故對治觀門者，乃皆「逆習」法門也。

就眾生而言，唯有善根深厚者，才會選擇逆習法門。善根不深厚者，唯選擇順習法門爾！就像常謂的：良藥苦口。如果用我們的習慣去挑藥，一定是挑喜歡的味道。但喜歡的味道跟能不能治病，其實是沒有任何關係。故只有理智的人，才能吃苦口的良藥。同樣，也只有道心堅強者，才會用逆習法門。或者你是跟善知識學，善知識必睿智地為你挑選逆習的法門。

以順習為慈悲呢？還是以逆習為慈悲呢？

在「普賢十大願」中，有「恆順眾生」的願。云何才能「恆順眾生」呢？

眾生者，眾因緣生法。從「眾因緣生法」的知見，去待人、接物；即是「恆順眾生」也。

在佛教裡，很多人都喜歡講慈悲。但這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：到底是順習慈悲？還是逆習才慈悲？就一般眾生而言，要順著他的習氣，他才覺得你慈悲。可是順著他的習氣，實際上卻是在害他，因為他的習氣必愈來愈重。

故逆習才是真正的慈悲！但是，當頭棒喝的逆習對大部分眾生而言，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故如法師常對眾生當頭棒喝，別人不會說他慈悲，而會說他嚴苛、不近人情。

我們要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：是順習才慈悲？還是逆習才慈悲？記得幾年前我講「普賢十大願」，快講到「恆順眾生」時，大家都覺得好奇：這果煜法師看來就不是「恆順眾生」的典型，他會怎麼講「恆順眾生」的願呢？

結果，我的講法卻是：眾生者，眾因緣生法也。故從「眾因緣生法」的知見，去待人、接物，即是「恆順眾生」也。

像剛才所講：要用緣起觀去對治痴。很多人的痴，都是為視野太小，而免不了偏頗。故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去看人、去待事，而作更好的抉擇，這即稱為「恆順眾生」。

而這抉擇既包括順習、也包括逆習。有些人剛開始只能先用順習，而不能即用逆習。若善根深厚者，才可直接用逆習法門。所以，不是順著眾生的習氣才稱為「恆順眾生」。如果每個法師都是順著眾生的習氣，那是你度他？還是被他度走了呢？

所以聲聞乘人，反而才是善根深厚、道心堅強者。

剛才講，唯有善根深厚、道心堅固的人才願意修逆習法門。而在原始佛教中，乃多用逆習法門。所以，原始佛教的眾生反而才是道心堅固、善根深厚者。尤其能生生世世跟隨佛陀者，那當然更是善根深厚、道心堅強者。

於是以修「逆習」法門故，速度既快，證量也高。有些在此一生，即證得解脫果！像舍利弗、目犍連等是。所以，在速度和證量上，都比大乘佛法快太多了。

方便道

問：「為何大乘佛教，乃偏用『表詮』？」

答：「為方便接引故。」

小乘比較重視自己的解脫，故當採用對修行最直接有效的逆習法門。而大乘佛教則偏重於接引眾生，於是為接引眾生，就得順眾生的需求。既眾生能直接用逆習法門的人少，就只能開示順習的法門。所以，為了方便接引眾生，大部分都是用「表詮」的語法。

云何方便接引？如《維摩經》言：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」

於是要以「欲鉤牽」，當得多講順習法門。

像《維摩詰經》是非常典型的大乘經典，裡面就說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。」有些人是沒辦法直接跟他講佛法，故得先順著他原來的偏好而把他接引入佛門。於是為以「欲鉤牽」，當然只能多用「表詮」的語法。

因眾生一向著「有」；故必以「表詮」的語法，而多講順習法門也！

何以順習法門，就只能用「表詮」的語法？因為眾生一向著有。所以，愛名、愛利、有我、有世界等，要講得非常肯定，什麼都有；故有佛、有眾生、有西方淨土、眾生皆有佛性、行菩薩道即能成佛等，大家聽了才能順心。

像前面講的「三寶最可靠」。如果講白了，真正最可靠的乃是順著因果的原則去待人處事，這才最可靠。甚至講到最後，無心求靠，才是最可靠的。但很多人聽了，反而會疑惑：既不用求靠，為何還要進佛門呢？

同樣講「西方極樂世界」，一定要講有極樂世界，而且唯樂無苦，才有人發願求去。這在非常肯定的當下，眾生起的是執著心。故表面上已把他接引進佛門，其實對修學佛法而言，又多了一重障礙，路變得更迂迴了。

因此大乘行者，反才是善根不具足、道心不堅強者；於是即使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還未成就，又有什麼奇怪的呢？

大乘佛教既自標榜為大乘，當是根器更好的！但從這個角度去看，其才是善根不具足的。禪宗常講棒喝，你以為能接受棒喝法門的人有多少呢？很少啦！已修行到快成就的人才可以棒喝！才開始受教啟修的人，就去棒喝，他就夭折了。

這些人不只不能棒喝，反而要常去招呼他、呵護他、噓寒問暖的，最近是什麼緣故不來呢？這些善根不具足，卻標示為大乘法門。於是雖修了很久，卻沒什麼成就，就不稀奇了，因為走的都是迂迴的路！

所以，易行道是難成道，難行道反而是易成道。就像我們爬山，如果體力好，就可直切而上；直切的路很陡，可是爬起來就快多了。然體力不好者，就只能繞大圈迂迴而上，但繞了很大圈才上昇一點點高度而已！但至少他可以繼續走下去，否則叫他走直切陡上的路，他走不了多久，就癱瘓了。所以大乘得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，就為這個緣故。

云何為大？

雖過去，我常說：大乘者，云何為大？「見性」為大！這是從理地上說的！

但就現象界而言，有幾個「見性」者？因此，乃只是「順習為大」爾！

所以大乘法門，云何為大？世間上大部分是算人頭的啦！故人多的話，就是大也。以很多人來，就是大廟！至於法師證量多高？就沒人知道啦！但信眾多少，卻可一目了然。

故世間法中，信眾很多就是大法師。那大法師能講什麼法門呢？唯講順習法門。不然的話，哪會有這麼多人來呢！所以云何為大？順習為大！

雖過去我都講：見性為大。因為性是普遍、永恆的真理。如見到這真理，心量自然廣大、智慧必然深遠、而福報也必慢慢累積，愈來愈深厚。故見性者，必自然成為大乘；但要見性，談何容易呢？

不要說一般的信徒不見性，很多開講大乘法門的法師都未必見性，尤其是整天開講順習法門的法師，更連影子都沒有。所以，要從見性而成就大乘，那就鳳毛麟角，何足以廣開門庭呢？

因此「山頭主義」，一定得提倡「大乘法門」，才能「大上加大」，而成為「業界」第一標竿。

「業界」第一標竿是什麼意思？唯造業而繼續沈淪爾！

很多人都說：台灣佛教都是山頭主義。山頭主義就是比人頭多、比排場大，反正唯人多勢大，才能成為大山頭。於是既屬山頭主義，那講的一定是順習法門，才能「大上加大」，而成為佛教界第一品牌！

從世俗的角度來看，是第一品牌沒有錯；但從修學的角度來看，根本是南轅北轍。因為講的、修的都是順習法門。最初是「方便接引」，講到最後，方便就變成「唯一真實也」。因此，表面上看佛教似很興旺，但事實上，真在修學佛法的人卻非常少！

這在我看來是非常痛心的，這些人最初發的還是善心、道心，但到最後，卻連自己是在造業，還是修福，都搞不清楚了。何止搞不清楚，根本就是以瓦蓋全，而不知玉為何物？

這即是我最初所說：如既聽「信願」法門，又習「慈悲」法門，還不可能「見月」的意思。因為，這兩者都是偏「有」的這一邊！都是跟眾生相應的順習法門。

其實何止不能見月，乃必沈淪得更澈底。何以故？情執太重矣！因為信願法門最初是講要信佛、學法、敬僧！可是，山頭主義講到最後，是信某某師，已經把某師當做佛了。連帶所及，到最後也都不看佛書，而都在看家書──某人或某道場出版的書！總之，是依人不依法。

同理講慈悲。講到最後，不是對所有的眾生慈悲，而是對圈內人慈悲爾！像外教講的：信我者上天堂，不信我者都下地獄。甚至慈悲到最後，是對我慈悲，而非對其他人慈悲；故唯繼續供養我、繼續護持我而已！

如果你所依附的道場：1.既修「順習」法門，2.又自標榜為「大乘」，3.更已成為「業界」第一標竿的山頭，那會有人懷疑它是錯的嗎？若不懷疑，他還有藥救嗎？

所以在佛教裡，我們看到很多人雖認真修學佛法，但十年、二十年後，唯在圈外打轉而已！真是可悲啊！

簡言之，大乘的方便道，不是貪者修不淨觀，而是貪者修「信願與慈悲」也。

過去，我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。佛法雖說：貪者用不淨觀，瞋者用慈悲觀。但是，如順著眾生的習氣去作選擇的話，貪者一定選慈悲觀，瞋者一定選不淨觀──跟他習氣相應故。

以順習法門偏講有，有者才跟貪習相應。所以，貪習重者都是修大乘的信願和慈悲！於是，愈修卻讓他習氣更重、貪心愈盛爾！

小結：

故從逆習而修的對治道，猶可見月。從順習而修的方便道，唯南轅北轍而離道愈遠爾！

之四 究竟與歸宿

引言

相信，很多人聽到這裡，心情一定很沈重。因以前所聽的，似都被一竿子打翻了；說來說去都不對，到現在為止，似沒有一個是對的。

但如果你會聽，便當知道什麼是對的。為什麼都不對呢？因為有偏執：不管是偏有的這一邊，還是偏無的那一邊；偏貪的這一邊，還是偏瞋的那一邊。反正既有所偏，即都不對；所以，不偏不執才是對的。

就像《中論》，為何從始至終，都在「立」和「破」呢？「立」者，眾生固有的偏執。「破」者，破其偏執也。

所以「不偏不執」的「中道不二」法門，才是最究竟的歸宿。

就像有些人看《中論》，看得一頭霧水！因從第一品到最後一品，都是先立再破。或問：幹嘛一天到晚都先立、再破呢？其實，這些立，不是龍樹菩薩立的，而是當時的外道和不了義部派的見解。

因為，他們各有所偏，所以菩薩才得把它一個個揪出來，而稱為立。偏在什麼地方，從破而得知。所以，表面上看從頭到尾都在立破，好像未得到什麼肯定。其實，肯定也是偏一邊。故其宗旨，乃為趨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爾！

或問：「為何不直接說『中道不二』法門呢？」

答云：「若連自己有什麼偏執，都未察覺。單用『中道不二』的字句，就能讓他契入嗎？不可能！所以當先分析眾生有那些偏執，從一一反省中，才能善加對治，而漸契入『中道不二』法門。」

這就像有位太太開車出去迷路了，便打電話跟先生求救：「我迷路了，該怎麼辦？」先生問她：「且告訴我，你目前在哪裡？」答云：「就是不知道在哪裡，才叫做迷路啊！」你看，她先生有辦法幫助她嗎？所以如迷到「現在何處？」都不知道的話，便很難幫他找到正路。

同理，眾生有太多偏執了；且他還不承認自己有偏執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，所有人都跟我類同。所以，要把眾生曾經有的偏執，一樣一樣揪出來；眾生才有辦法去反省！

故「中道不二法門」便得從「立、破」中慢慢去調。破者，即是遮詮而非表詮。若把破者當表詮，又已偏執矣！

眾生的偏執

有人說：「眾生的偏執不是偏有，就是偏無；不是很容易察覺嗎？」所以，過去人道：離四句，絕百非。四句者：有，無，亦有亦無，非有非無。故離四句，絕百非，就可契入「中道不二」法門。

其實眾生的偏執，千奇百怪，何止萬端！像有的人執常：或執靈魂是永恆不變的，或執上帝是永恆不變的，或執極微、原子等是永恆不變的。有的執斷：認為人死如燈滅，什麼都沒有了；或者過去就過去了，一切不留痕跡。或者取一：過去、現在和未來都是同一個我。或者取異：三世各不相干。

在佛教裡，有些人偏向修福，有些人偏向修慧。有些宗派偏向自力，有些宗派偏向他力。

像禪宗即比較偏向自力，而淨土宗則比較偏向他力。事實上，禪宗也不是純粹的自力；如果是純粹的自力，即不需要依止善知識，也不必請過來人印證。同理，淨土宗也非純粹他力，如果是純粹的他力，即連持名也不需，其等著佛來救度即可也。印順法師說：大乘有三大法門──信願、慈悲與定慧。三者，其實是各有所偏，故皆非圓滿也。

就現代而言，更有的偏尚自由，有的強調法治；有的提倡統一，有的寧可孤立。有的重視經濟發展，有的著眼環境保護。如再列舉的話，當可舉很多、很多。若非如此，云何名「眾生」呢？如台諺曰「一款米，養百樣人。」

所以為有這麼多偏端，才得一一去對治、調伏。故為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病，佛法才得備八萬四千種藥。

所以若不把已有的偏執一一列舉出來，而只單提「中道不二」法門，其實是沒有用的。

月，其實很單純；然指向者，因偏執點的不同，就變化萬端了。

很多人都講佛法很複雜，其實複雜的是指頭，而不是月亮。月亮只有一個，乃很單純也。它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所覺悟到的理。覺悟者，乃頓悟也；於瞬間完成，故不會太複雜的。

然為了把他體證到的理告訴眾生，讓他們慢慢去修，所以才說法啟教。又因眾生的根器不等、偏差不同，所以要用的對治法門就愈說愈多。但這些對治法門都是指頭，而非月亮。

月其實很單純，但指向不同，就變化萬千了。且不同的偏執點，還不是在同一平面上，而是三度以上的空間。所以，指來指去，就指不完了。

就像「健康」的定義，可能只有一兩行；但若就病理學和治療學，那就高深莫測了。

就像「健康」的定義應很簡單，我沒去查字典，但我相信可能只有一兩行：如身心平衡、功能健全爾。但是，如果生病了，當如何診斷、治療，就千奇百態。你不必驚奇，為何健康的定義是這麼簡單，而病理學和治療學卻又如此複雜，這世界一向就是這個樣子啦！

還有，能知道自己偏在哪裡？就很不容易了！至於何時才能調到「中道不二的平衡點」還更任重道遠哩！

有的時候過猶不及，已調過頭了，發覺後再把它調回來。如此調來調去，一次又一次，才漸趨於中道。而這還只是其中一個點而已！事實上，我們要調的卻是太多、太多的點！這樣說來，豈非任重道遠呢？

單刀直入

問曰：「還是愈聽愈沈重，難道沒有更直截了當的法門嗎？否則，世尊云何頓悟成佛？」

答曰：「更直截了當的法門是有，但眾人卻視而不見！」

「云何是更直截了當的法門？」

且看舍利弗的公案：舍利弗未入佛門時，猶為外道的修行者。有天因乞食故，得遇馬勝比丘。因見馬勝比丘六根嫻靜、威儀出眾，心想：「其必已得道！」於是趨而問曰：「你是自己修？還是跟人學？」馬勝比丘答云：「吾乃跟人學爾！」「是跟誰學呢？」「釋迦牟尼！」「汝師云何說？」於是馬勝比丘乃誦「緣起法偈」：

諸法因緣生，是法說因緣；是法因緣盡，大師如是說。

前面三句話，說來說去，重點就是從因緣而有生滅。舍利弗於聽到偈頌的當下，即證得初果。他非常歡喜，回去馬上轉告目犍連；目犍連聽到，也馬上證得初果。所以，他們兩個就連袂到佛陀座下出家，大概在兩三個月內，就證得阿羅漢果。

因此，「緣起法」才是最直截了當的法門。正直捨方便，為說究竟道。以深入緣起法故，即能直接契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。

大乘共祖

但是「緣起法」，在原始佛教中，卻未有特別的闡述。各位如果去看《阿含經》，不管是《雜阿含》或《中阿含》，真講因緣法的卻非常少。大部分是講從五蘊和合而有我的存在，這雖本質上即是緣起法門，但未把緣起法講得透徹。雖有些經典謂：為因緣生，所以必無常。這也只是點到而已！

有人會說，在原始佛教裡，不是常講「十二因緣」法嗎？從無明緣行、行緣識，一直到生、老死的緣起法，卻把十二因緣當作是一條直線了；就算是串成環狀，也串不到中道不二法門。所以，雖講十二因緣，但與會通中道不二法門，我認為還有很大的距離。

這種情況，直到龍樹菩薩著《中論》後，才得貫通。因《中論》的主旨乃：云何從「緣起法」，直契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？諸法以「眾因緣」生故，不即亦不離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去亦不來等；故能契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。

《中論》為何不斷地立、破呢？因為外道的學說及部派佛教中不了義的講法，皆不符合緣起的原則。不符合故一定會落入一邊，所以就必被破！怎麼破呢？用緣起法去破也。破到最後，才水落石出，標示出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的宗旨大意。

以緣起法像「因陀羅網」，故再怎麼看，都可不落二邊而契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。因此，雖在《中論》之初，即開宗明義說有八不，事實上，真正的中道不二，哪止於八個不呢？

因此，從印度到中國、再到西藏所有的論師都認定：只有龍樹菩薩著的《中論》才是最究竟了義的。也因此，龍樹菩薩就被推崇為「大乘共祖」。

因云何為大？見性為大！如果真契入《中論》的思想，即能見性。見諸法的空性、無自性。以性是普遍性、永恆性，故能見性者，自然智慧高、福德廣，而成為大乘之菩薩也。

旁枝末流

然而，就佛教的歷史上看，後代學佛者，真曾用心於《中論》，而得契入「中道不二法門」者，還唯鳳毛麟角爾！印度的不說，就以中國的「大乘八宗」來看：

三論宗，當會認真研習《中論》的。但是很奇怪：三論宗在中國的歷史很短，沒幾代就消失了。為什麼？以中國人的思考方式，對《中論》的思想必很難鑽研，故常鑽研到一半就放棄了。所以，三論宗很快就絕子絕孫了。

再來是唯識宗。玄奘法師從西天取經回來，在中國開創的宗派，不管是稱為慈恩宗或法相宗，都是跟唯識有關的。以我看來，學唯識的人都沒好好研究過《中論》。因為，在唯識裡有很多「懸而未決」的諍論；其實，這些諍論如果深入了解《中論》的話，是可以很快突破的。

中國的天台宗、華嚴宗呢？天台宗沒問題，非常重視《中論》；尤其是智者大師最後講的「圓頓止觀」，即一心三觀。三觀者，就是空假中。這明顯是用《中論》的思想去演繹的。所以，智者大師必對《中論》有蠻深的造詣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但是，後代子孫就沒有那麼認真去研習《中論》。

至於華嚴也是一樣，相信華嚴宗的祖師，也必對《中論》有蠻深的造詣。像法藏法師曾著《十二門論研習》。但後代的子孫即不然，所以格局既愈來愈小，諍論也愈來愈多。

至於禪宗呢？禪宗是不看《中論》的啦！最初達摩祖師偏教《楞伽經》，後來到了四祖則偏向《般若經》。等《楞嚴經》翻譯出來之後，大概就以《楞嚴經》為主了。所以，禪宗裡曾真深入《中論》的，鳳毛麟角！

律宗，有沒有看《中論》，我不知道。祖師也許還看，後代門生就不看了。淨土宗呢？初祖可能還看過，故推崇「實相念佛」。後代持名念佛者，大概就不看了。持名就好，看那麼多做什麼？

所以，表面上雖名曰「大乘八宗」，其實八宗子孫都不看《中論》的。以不看《中論》故，都未「認祖歸宗」。於是若未見性，云何稱為大乘呢？所以這些大乘，講難聽一點，還是旁枝末流而已！現代人開口閉口都說：現在是末法時代。這我也承認，因為都在枝末打轉，何非末法呢？

若已屬末法，還自標榜為大乘法門，還成為業界第一山頭，那還有藥救嗎？當然沒有藥救了。

總結：

最後，再回歸「指月」的比喻。月者，乃「中道不二法門」也。指者，雖有萬端；而最直截了當者，唯《中論》而已！故從緣起法，逕入中道不二法門，為學佛最直接的道路。我相信世尊在菩提樹下悟的也是緣起法，從緣起法而認定：眾生本來無我；以無我故，才能得解脫。

我個人學習佛法的過程，何以比別人平順？我從大三開始學佛，大四時，就已把《中論》的思想釐清楚了。所以，當時就寫了一篇文章「略說大乘佛學」，這篇文章目前還收輯在《一葦過江》裡。

從我講經說法以來，也都以此為旨歸；故有人說我，乃萬變不離其「中」爾。然而，儘管講來講去，萬變不離其「中」，但聽者竟有幾個，真能得其大意呢？說實話，我也很感慨。

因為有這樣的感嘆，所以今天再把這個問題重新釐清楚。最後，我只能以「盡人事而順天命」來自我解嘲吧！如《遺教經》上所說：「應可說者，皆已為說。其未說者，亦已作得聞因緣。」該講的，我已經講了。至於懂不懂呢？各位慢慢去努力吧！
